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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 点

■新作点评 ■艺 谭
田沁鑫导演的话剧《北京法源寺》具有实验意

义，它没有日常生活的场景，现实主义的舞台表演

手法完全被摈除，也没有儿女情长的故事情节和

刻画人物心理的典型细节。满舞台的男人，满舞台

的精英，满舞台的角儿和跑龙套一起走八卦阵；满

舞台是悲壮的慷慨演说，满舞台是激烈的政治辩

论，满舞台是夸张的声音和动作。刀光剑影，人鬼

穿越，元气淋漓，空间自由变换，古今瞬间打通，舞

台上演的故事时间是戊戌变法最后十余天，但是

叙述历史的时间跨度却覆盖了此前此后30年，甚

至更为久远。

该剧从大幕拉开就是天地玄黄的大气象，像

一个深邃莫测的黑洞，观众随着演员的表演步步

惊心地进入剧情内核。这就给演员提出了极高要

求。一般情况下，政治理想的表白和激情演讲都很

难吸引观众，半文不白、文牍奏章，或者虽然念白

是晚清官场语言也很难打动观众，但是该剧却令

人信服地做到了，让观众在剧场里充分感受到沐

浴政治风暴的审美惊喜，感情升华了。这如果没有

演员的精湛表演，几乎是不可想象的。比如，慈禧

出场，垂帘掀起，天幕上呈现巨大的大清国图，不

是人们熟悉的鸡形图，也不是秋海棠图，却是勃然

而起的卧狮图。慈禧口吐清音，徐徐道来：“我身后

是一片惶惶然的大清版图，山川、河流、高原、森

林、平原、矿产……”这是一段大清国富饶的赞词，

但是当演员饱含沧桑感的声音在舞台上回荡，天

幕地图上的睡狮突然吼了一声，整个剧场像被一

整冷风吹过似的，顿时让人毛骨悚然。我亲身感受

到这种神秘体验，不由得认真想一想，舞台的魔力

从何而来？奚美娟演的慈禧真的有“还魂”之力？那

恩威并重的神色，惟妙惟肖的形象，还有舞台音

乐……我注意到台词中用了“惶惶然”一词，如果

是赞词，似乎是用“煌煌然”才对，但正因为用了

“惶惶然”的审美联想，虽然同音，演员念白的声音

里含有一种凄惶的感情，加上狮吼联想到的近代

痛史，竟然会产生奇异的审美效果。由此想到，这

个戏是考验演员能量的一个新的标杆。也许若干

年后，观众忘记了舞台上的故事情节，但是那种充

沛在舞台上的气势，那种耸立在舞台上的人物群

像以及他们的声音，都会转化为一种深刻的审美

记忆，让人难以忘怀。

如果从艺术的更高要求看，剧本不是没有进一

步完善的空间，但这样高难度的戏剧叙事和舞台形

式，既为演员提出了很高要求也考验了演员的艺术

功力。这台戏的主要演员们呈现出来的强烈的艺术

个性和饱满的内心感情，与整个戏体现的先锋精神

和叙事形式，构成了极为紧张的张力：先锋艺术突

出了强烈夸张的颠覆力量，而演员们充满个性的表

演又把被颠覆的元素转换为另外一种形式呈现了

出来，本来可能一览无余的政治理想诉求，转换为

润物无声的艺术感染力；原先概念中的历史人物，

转换为饱满而有震撼力的艺术形象。

《北京法源寺》是一个以男人为主的戏。他们

更多的是通过辩论形式的舞台对话和一系列动作

来完成人物形象的塑造。导演在舞台叙事中吸收

了大量的传统戏曲元素，人物表演也含有传统表

意手法。这给角色带来明显的差异：谭嗣同是一个

正气逼人、带点武生气质的老生，光绪是优柔寡断

的小生，而康有为则生中带丑，含有一点喜剧因

素。但是问题也在这里，话剧表演艺术没有传统戏

曲艺术的夸张动作、唱腔和造型，角色规定的差异

无法传达出人物的真实性格内涵，因此，演员们既

需要通过角色的规定性来给自身舞台形象定位，

不能像传统话剧艺术那样通过情节和细节来塑造

人物的性格；又要有意识地克服戏曲表演艺术的

夸张性，还原到真实的内心逻辑，使人物在一个个

表意的片段中连缀成完整的真实的艺术形象。这

是导演的先锋舞台艺术理念所决定的，也是对演

员提出了严峻的考验。看得出来，每一位主要演员

都在舞台上戴着镣铐跳舞，但他们跳得真好真精

彩，显现出表演艺术家的魂魄所在。

我说演员们戴着镣铐跳舞，这副镣铐就是先锋

艺术摒除了现实主义的表演艺术方法，没有完整的

情节逻辑和日常生活细节作为依托来完成表演，譬

如维新派策划政变的一场戏，舞台叙事抽离了时间

的顺序，事件是突发的，逻辑是混乱的，充斥舞台的

是一群男人慷慨激烈的舞蹈动作和不断争论，其中

穿插了谭嗣同与袁世凯的短兵相接，又引出徐世昌

是否参与密会等历史谜团，如果不了解戊戌历史的

观众很难搞清楚具体剧情，但导演此刻的理念并非

要求演员把一段历史事件演绎清楚，要传递给观众

的，是一种政治斗争成败的关键时刻而出现的紧

张、激烈、犹疑、抉择的气氛，以及不同人格对比的

强烈效果。本来这样一种场面中，演员的个人形象

很难在群像中凸显出来。可是，扮饰谭嗣同的演员

贾一平极为难得地突破了这个关隘。

谭嗣同这个角色最难演。他一出场就突出了

以殉求变的精神特征和角色功能，通篇台词都是

慷慨陈辞，没有辩证变化或者渐进发展的心理过

程，贾一平的成功，完全归功于演员先天具备的魂

魄精神。“魂”体现为人的精气神，统帅无形之灵；

魄表现为人的知觉动作，管理有形之体。一个演员

在舞台上必须魂魄配合得当，精气神和身体语言

要同时呈现最佳状态，神采奕奕却肢体迟缓，或者

动作精彩却头脑空空，都不能很好地表现人物。而

贾一平给人的感觉就是魂魄凝聚，神形相得益彰。

看他站立在舞台上，含胸拔背，头微微上抬，“含

胸”使他看上去不那么英雄气，恢复了一点平常读

书人的姿态；而精悍的身材和利索的动作，又给角

色注入了侠文化元素；头部微微上抬、眼睛炯炯有

神，恰好表现出桀骜不驯的气质。几种元素综合成

谭嗣同与众不同的英雄气质。

饰演康有为的方旭，故意采用了略带喜剧的手

法，游刃有余地表现出一个怀着野心和权术，急功

近利，处处以自我为中心的民间知识分子。其作为

知识分子，既饱读经书博古通今，具有远大的政治

理想，能够成为戊戌变法的精神领袖；又因为来自

民间，时时表现出不雅粗俗、毫无顾忌的举动，在须

生角色里杂糅一点丑角戏份是恰到好处。如在觐见

光绪的片段里，康有为在皇帝面前讲述变法，躁动

不安。他边说边走，突然做了一个奇怪的跳跃动作，

给了观众意外的激灵，这显然是吸收了传统戏曲的

表演手法，但一下子把康有为急切希望成功、急于

往上爬的心情夸张地表达出来。但是演康有为的方

旭非常有舞台经验，他对人物性格的准确把握，不

在于言语动作的滑稽成分，而是他对历史人物的命

运有完整的理解。最后一场，康有为以衰朽落魄的

晚年形象出现在法源寺，洗尽前几场的喜剧元素，

恢复了须生的正面形象。他声音带着哭腔地诉说戊

戌年丧失历史机缘，错过三年变法成功的好时光。

要知道这三年，正是庚子、辛丑等中国历史上最耻

辱最黑暗的一段历史，如果变法而避开了这个凶险

期，也许中国历史就会出现另外一种转机。但历史

无法假设，康有为的感叹就成了19世纪古旧中国

的最后绝唱。有了这一段痛心疾首的独白，这个历

史悲剧人物的形象就完整了。

周杰演的光绪虽然是个弱者，但气质很好，内

敛、从容，凸出了温和、稚嫩、礼贤下士的特点，他

初见康有为时流露出相见恨晚的激动和亲和感，

身体一直没有离开龙椅，始终向前倾斜，感情都是

通过脸部表情来体现。他听着康有为讲解变法主

张时，不由自主地移动龙椅，最后竟然促膝谈心，

脸上呈现出灿烂的笑容。但是在另外一场戏里状

态则完全不同，在改革、保守两派人士唇枪舌剑，

整整20分钟的过程中，慈禧与光绪坐在两派人士

之间，一言不发，慈禧的表演非常大气，从从容容

地坐在当中，气势完全罩住全场的辩论局面；而光

绪坐在慈禧旁边，低着头，泥塑似的，满脸深深的

悲哀，眼睛噙着无奈的泪水。此时无声胜有声。在

一个乱哄哄的群体辩论的场面中，慈禧与光绪，母

子俩用完全不同的沉默表情，演绎了另外一场改

革的对立与冲突。表意艺术的好处就是在同一空

间里表达多层次的内涵，群臣辩论是一个层面，皇

帝母子对峙又是一个层面，慈禧的强悍与光绪的

怯懦形成强烈对照。周杰的表演有书卷气，他演绎

的光绪皇帝是天真的、悲哀的、无力的，他在多个

场景里被慈禧教训和斥责时都表现得凄凄惶惶，

但是并没有因为角色性格的软弱而削弱形象。这

个形象内在感情非常饱满，一段“我不想做亡国之

君”的独白几乎是噙泪念出来的，令人唏嘘。如果

在六君子被杀以后，能够再加强一些光绪的戏份，

让他失魂落魄地走出人们的视线，这个形象会更

近于完美。

“寺庙是一个好道场”。把血腥的屠杀、政治的

冒险、权力的博弈、理想与狂热、爱国与阴谋、大英

雄与元凶大奸、近代政治革命的先河，统统放在寺

庙道场进行超度，洗尽历史恩怨，清理百多年来的

历史旧账，还中国一个大好河山。这个戏的最高境

界即在于此。如果说，导演的理想如同苍苍茫茫天

地之间，那么演绎谭嗣同、康有为、光绪、慈禧的演

员如同四大台柱，以精湛的表演艺术能量撑起了

这片天地，一群优秀成熟的老演员和英气勃勃的

青年演员像错落有致的峰峦，演绎了六合八荒，以

血肉之身，在舞台上塑造了有血有肉的政治群像。

我从没有看过江西省话剧团的

演出，带着一份好奇，也怀着一份期

许走进剧场，欣赏了这出名叫《遥远

的乡土》的话剧。

该剧讲述的是发生在清朝咸丰

年间的一个故事。咸丰五年进士余

墨林系江右天宝县白鹤村人。武英

殿失火，时任朝廷五品翰林院侍读

的余墨林虽出差山东与失火案无

关，但是，为了挽救部下54个人的

性命，他独自承担过失，被褫夺官职

后返回家乡。与此同时，家乡父老在

族长的领导下正在为他修筑一座

“翰林楼”。回到家乡的余墨林和分别16年的

母亲相聚后，已经67岁又患上“血痨”的母亲

希望余墨林能够“子承母业”担任“义庄”的

“总理”。但是，余墨林却另有打算，宁愿违背

母命也不愿就任。这年夏天，洪水侵袭天宝

县，灾民为了生存围困白鹤村。张县令为了保

一县安危，软硬兼施逼余墨林筹5万石粮食。

而族长以及白鹤村民拼死也不同意将“义庄”

中的粮食献出赈灾。余墨林在权衡利弊之后，

顶住压力，将自家存在“义庄”中的存粮运给

灾民，同时积极筹款买粮用于救灾。余墨林的

母亲梅太夫人在白鹤村德高望重，面对危局，

抱病出行为灾民筹款筹粮。水灾终于度过，白

鹤村也恢复了往日的生机，梅太夫人却因病

和操劳过度逝去。白鹤村的乡民念梅太夫人

的品行，在停建的“翰林楼”的原址上修建了

一座“梅太夫人祠”。皇帝念余墨林救灾有功，

授其四品官衔，派往山西任职。赴任前的余墨

林来到“梅太夫人祠”前，感念母亲梅太夫人

的教诲，感慨万千，对为人、为民和为官进行

了深入的诠释，向爱恋的乡土告别。

该剧大气磅礴，取材独到，立意新颖，结

构紧凑，一气呵成。贯穿始终的音乐是全剧的

亮点。从剧的开篇到剧的结尾，采用了诸多江

西本土的音乐元素。例如，赣南山歌和民间小

调等。主题歌《桃花谣》采用了兴国山歌的曲

调，抒情而优美。观众在欣赏话剧语言的同

时，也感受着赣乡音乐的魅力。同时，剧作充

分运用了声光电的现代舞台技术和效果，营

造了一部恢弘的视觉和语言的盛宴。

这是一部弘扬主旋律的优秀剧目，洋溢

着真善美。它让人在观剧的同时，去思考怎样

为官和怎样为人，以及所应承担的社会责任。

同时，它也给今天的人们提出一个值得深思

的命题：今天的知识精英（包括官员）如何面

对自己的进退。如何面对社会的责任。如何能

够做到既心系故土又胸怀天下。

该剧的成功在于感人的题材，也在于一

批编创人员的共同努力。值得一提的是该剧

中的主要演员。饰演余墨林的宋运城曾荣获

“第九届中国话剧金狮奖”表演奖。他声音浑

厚响亮，吐字清晰，演技成熟，给观众留下了

深刻的印象。饰演梅太夫人的龙红，曾先后

获得中国戏剧“梅花奖”以及文化部文华奖。

我多次看过她的演出，基本上都是以唱为

主。她的演唱风格深植于赣南深厚的泥土之

中，优美动听，感人至深。而此次在《遥远的

乡土》中，她的跨界演出着实让我吃惊。她在

表演中驾驭角色的能力，让我对她舞台表演

的功力，以及聪慧和悟性都有了全新的认

识。尽管在部分角色语言的处理方面有待商

榷，但是，瑕不掩瑜，随着该剧的成功，“梅太

夫人”这一角色将为龙红的艺术生涯增添亮

丽的一笔。

《遥远的乡土》讲述的不仅仅是余墨林的

乡土，也是中华儿女的乡土，是我们每一个人

的乡土。我们从“遥远的乡土”离去，又向“遥

远的乡土”走来，我们行走在不同的“遥远的

乡土”之间，开始着不同的人生旅程，各自书

写着不同的人生故事和人生履历。而在不同

的人生故事中，我们实现了对真善美的追求

了吗？在不同的人生履历中，我们做到了既

情系故土又胸怀天下了吗？在不同的人生旅

程中，我们尽到了对社会和历史的责任了

吗？《遥远的乡土》用感人的故事、语言和表演

将答案告诉给了观众。

歌剧是16世纪末在意大利产生的一种综合艺术形式，17世

纪开始盛行欧洲各国。到18、19世纪，民族歌剧的创作和表演水平

被认为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音乐文化发展程度的重要标志之一。

“五四”运动以后，歌剧传入我国，一些中国作曲家开始在这一

领域进行探索。上世纪20年代末，黎锦辉写了《麻雀与小孩》《葡萄

仙子》《月明之夜》《小小画家》等10多部儿童歌舞剧，是歌剧在我国

发展的最初成果。然而国人并不满足于小型的歌舞剧，希望创作出

真正的大型歌剧。从20世纪30年代到40年代，张曙的《王昭君》、聂

耳的《扬子江暴风雨》、冼星海的《军民进行曲》与黄源洛的《秋子》都

在这方面进行了探索。但如何才能使这种外来的艺术形式与我国的

社会现实生活相结合，怎样使它和我国丰富多彩的民族音乐，特别

是民歌、说唱、戏曲等传统艺术形式接轨并与中国人的欣赏习惯相

结合，采用何种手法才能运用我国民众熟悉的音乐语言表现戏剧情

节发展，才能刻画人物的音乐形象，都没有得到满意的解决。

陕甘宁边区的文艺工作者通过学习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

座谈会上的讲话》，深入群众、深入生活，提高了认识，1943年春节

在延安掀起了轰轰烈烈的“新秧歌运动”。此后，边区的音乐生活面

貌焕然一新，音乐家们不仅从群众的生活中获得了广阔的创作源

泉，而且通过深入生活和采风，掌握并熟悉了人民的音乐语言和形

式，创造了大量具有鲜明民族风格的优秀作品。1945年4月，由贺

敬之、丁毅编剧，马可、张鲁、李焕之、瞿维、刘炽、向隅、陈紫等作曲

的《白毛女》在延安演出。这部歌剧的作者们总结了“新秧歌运动”

中创作大量“秧歌剧”的经验，探索适合广大群众的歌剧创作道路，

取得了巨大成功，从而开辟了我国歌剧创作的一个新阶段。

《白毛女》的剧情具有群众基础和时代感，创作者们把流传在

河北省西部“白毛仙姑”的具有传奇性的故事，提高到“旧社会把人

变成鬼，新社会把鬼变成人”的思想高度，将传说中对个人遭遇的

描绘扩展到了亿万劳动人民的命运层面。《白毛女》的内容既深刻

反映了当时我国农村的现实生活，又给农民指出了斗争的方向。

作曲家们在创作中，在学习我国传统音乐的基础上，汲取了民

歌的音调来塑造人物的音乐形象。如用河北民歌《小白菜》《青阳

传》的音调作为喜儿的主题音调，用山西民歌《捡麦根》塑造了杨白

劳的音乐形象。与此同时，他们还在唱腔设计方面充分考虑到了汉

语有字调的特点，学习曲艺、戏曲中的做法，多处运用了“说中有

唱，唱中带说”的行腔原则，运用了秦腔、河北梆子、山西梆子中的

板腔变奏手法，表现戏剧性的矛盾冲突。在吸收传统音乐因素的同

时，他们也借鉴了西洋歌剧中的重唱、合唱的形式并采用动机发

展、和声及复调的创作技法，使我国传统音乐的因素和外来形式、

技法密切结合在一起。《白毛女》演出之后，引起了广大群众和音乐

家对歌剧创作的更多兴趣和要求。到60年代，我国在这方面有代

表性的作品有马可等人的《小二黑结婚》、张锐的《红霞》、张敬安和

欧阳谦叔的《洪湖赤卫队》、羊鸣等人的《江姐》等。这些作品在创作

方向和艺术上都同《白毛女》一脉相承。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歌剧创作迎来了新的春天，产生了《原野》《苍原》等一批优秀作

品。这些作品在音乐结构和写作手法上更多地借鉴西洋歌剧的创作思维和技巧，如对朗诵

调的处理，音乐主导动机的贯穿运用以及乐队的交响性手法等，以此来刻画戏剧性冲突。

这些作品较少汲取我国传统音乐的因素，从风格上看，更接近西洋歌剧的艺术形式。由于

我国广大群众对西方音乐的艺术形式并不熟悉，这些歌剧的音乐语言也和民族传统的距

离较大，它们虽然取得了成功，但并没有像《白毛女》《洪湖赤卫队》和《江姐》那样，产生深

远的影响。与此同时，还有一些新创作的歌剧，以洋为高，背离民族音乐传统，在音乐创作

的过程中根本不顾汉语的特点，否认“以字行腔”，抄袭模仿西洋歌剧中的朗诵调和咏叹

调，千篇一律。歌剧是以“歌唱”为主的剧，但有一些新创作的歌剧，音乐不成功，只好在舞

台设计上追求奢华、炫富摆阔，想以此吸引观众。一些花了很多钱的“大制作”，音乐缺乏民

族风格和地方特色，难听难唱。这些脱离民族传统、脱离群众的歌剧，根本没有生命力，群

众不要看、不要听，更不愿意去唱。

日前，笔者在杭州观看了复排歌剧《白毛女》的全国巡演。到达剧场时，距离演出开始还

有一个多小时，但是门口已经陆续聚集了大量的观众。演出开始时，剧院里座无虚席，更难

得的是观众中有很大一部分是青年人。在首演后的70年，《白毛女》的演出还能出现如此火

爆的场面，在今天“赠票成风”的中国原创歌剧市场是一个奇迹。与以前的排演相比，此次复

排在舞美设计、故事结构、音乐设计等方面并无太大改变。饰演喜儿和大春的演员是雷佳和

张英席。雷佳在学习、继承老一代演“喜儿”实践经验的同时，结合自己的嗓音特点和对人物

的理解，塑造了一个性格坚韧、直率，嫉恶如仇、爱憎分明的喜儿形象。特别是她演唱的《我

要活》《恨是高山仇是海》等经典唱段，较之于前辈表演艺术家在声腔造型方面显得更单纯，

更能贴近于歌剧中喜儿的年龄特点。

当代一些作曲家缺乏与人民群众接触的机会，也很少深入群众，了解、体验人民的生活。

他们的作品内容往往不丰富，其中一些人一味追求现代技法，甚至执拗地认为音乐只需表现

自己而无需考虑听众。歌剧《白毛女》巡演给我们最大的启示就是，音乐作品是给人听的，歌剧

是给人看的，创作者心里必须时刻装着广大群众，才能创作出群众喜闻乐见的好作品。

全球化时代背景下，如何确立中华文明核心价

值的真正地位，如何树立我们的文化自信心日益成

为专家学者们关心的问题。日前，由北京师范大学

中国文化国际传播研究院和国际儒学联合会学术

委员会联合主办，主题为“比较哲学视野中的中华

文明核心价值”国际研讨会在京举行。与会者认为，

在中华文化对外传播的过程中，既要体现中华文化

的优势与文化自信，又要实现不同文化间的交流会

通，从世界的高度和角度，深入挖掘中华文化的核

心价值。

中华文明国际化的前提，应当是中国文化具有

国际影响力。然而从现实格局的角度来看，相对于

当代中国经济在全世界的巨大影响力，当代中国文

化的国际影响力则是相对滞后的，中华文明国际化

进程也遭遇了种种瓶颈。北京师范大学资深教授黄

会林将中华文明国际化的现实瓶颈概括为：指导思

想层面，中华文明国际化传播需要顶层理念与顶层

设计的大力支持；人才层面、人才培养和使用的体

制需要尽快完善；作品层面，缺乏真正追求艺术和

真理、缺乏能反映中华文明精神的优秀文化作品。

黄会林认为，要实现中华文明国际影响力，需要花

费很长时间，踏实做很多工作。她建议：第一，做一

个资料库，从而对当代中国文化现代影响力作出合

理评估；第二，对中国文化国际传播进行分类研究；

第三，对强势文化国际传播案例进行实证研究。

研讨会上，与会者从文化、儒学、中外哲学、东

西方国际关系、宗教学、马克思主义理论等不同角

度立体审视了中华文明核心价值；用国学、哲学、历

史学、国际关系学、政治学、宗教学、民族学等跨学

科领域知识全面地解读了中华文明核心价值。研讨

会不仅是一次思想的碰撞，更是一次智慧的交融，

对重新审视中华文明核心价值、提升中华文明核心

价值国际影响力起到了重要作用。

（许 莹）

专家研讨比较哲学视野下的审视与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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满舞台的元气淋漓
——评话剧《北京法源寺》 □陈思和

赣之远，乡之土
——话剧《遥远的乡土》观后 □肖 江

日前，国家京剧院召开阎肃同志先进事迹报告

会。空政文工团团长张天宇，阎肃之子阎宇，剧院老

艺术家、京剧《红色娘子军》洪常青的扮演者冯志孝

到场作报告，国家京剧院全体演职人员参加了此次

会议。国家京剧院院长张凯华主持会议并作发言。

报告会上，张天宇做了题为《党的文艺战士的

好样子》的主题发言。他总结了阎肃同志在人生每

个阶段的主要作品，并深情讲述了阎老虽年事已

高，却依然勤奋工作，牢记自身的军人身份，时刻注

意严格遵守组织纪律的感人事迹。阎宇做了题为

《爸爸的一颗平常心》的报告。报告中讲到儿子阎宇

眼中的父亲有三大特点：一是尊重人，平等待人，与

人为善；二是勤奋好学，活到老学到老；三是一心为

单位着想，不计个人得失。冯志孝回忆了47年前与

阎肃一起工作的情形，上世纪70年代初阎肃借调

进剧院，在剧院工作6年的时间里他创作了许多经

久不衰的京剧作品，他创作的剧本颇具章法，唱词

准确有力、朗朗上口，富于音乐性。最后，张凯华讲

述了阎肃同志与国家京剧院的渊源。国家京剧院演

职人员认真聆听，纷纷表示，要学习阎肃同志德艺

双馨的高尚品格，为大力弘扬京剧事业作出应有的

贡献。 （许 莹）

国家京剧院召开阎肃同志先进事迹报告会

摄影：王雨晨


